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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田萌生的綠意

長調愛好者組織並發起了長調保護協會。協會成立後，胡和和會員們以此

為平台，搜集散落在民間的長調歌曲，整理長調文字資料，組織大家參與

長調的各種演唱和交流活動，包括去蒙古國考察學習等，通過一系列的努

力，曾經瀕臨滅絕的東烏珠穆沁長調，又漸漸煥發了生機。當我問他為甚

麼要自願做這些辛苦的工作時，他說因為長調那源自淡淡靈魂深處的東西

讓他沉醉。是啊，時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但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埋在我

們心靈最深處的東西卻永遠無法改變。

這不禁讓我想起獨自一人初來香港的時候，父母在祖國北疆，而每年

只有寒暑假才能和父母見上一面。在想念父母的時候我就會不禁唱起長

調歌曲，悠長的歌聲似乎可以把我帶回到大草原，帶回到母親身邊。時不

時，我常會想起那首《胡倫山的背影》，那是母親教給我的第一支歌：

思念沿著山谷升起

眷戀已久的心兒

怎能與你兩分別。

從小在草原上長大的我，怎能忘記那碧波般的草海，怎能忘記每天早

晨升起的那一輪紅日，怎能忘記天上那望不到邊界的深藍，那樸實真誠的

笑容，以及那自然而富含深情的蒙古長調。當時年幼無知的我又怎會想到

如今身處城市的我會對草原上那自由而自然的生活產生深深的眷戀。

在草原上，沒人說的清流傳著多少首長調民歌，長調民歌是隨著蒙古

族的歷史進程逐漸發展形成的。蒙古族在歷史上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階

段，山林狩獵時代，草原遊牧時代，以及草原遊牧和農耕村落並存時代。

蒙古族長調就產生於蒙古民族祖先由遊牧山林過渡到遊牧草原之後，生

產方式由狩獵為主轉到以放牧為主，人對待草木鳥獸的態度由以掠奪為主

轉到以飼養為主的時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產物。這也就是為甚麼我

們可以從長調中聽到大草原最深處的召喚。

作為歷史遺存的口傳文化，家庭師血液傳承，師徒授業傳承，和通俗

活動平台傳承一直是蒙古族長調千年來主要的傳承形式。但歷史車輪進

入現代社會後，以放牧為主的生存方式也在被現代文明所改變。面臨著工

業文明和都市文明的衝擊，哺育了無數帶草原長調歌手的文化環境正一

點點消失，這些都給蒙古族長調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危機，而一些曾經繁

榮的部落長調已基本消失在這樣的時代中。在這種碰撞流變中，我們希望

去繼承發展這種草原上產生的音樂形態，以及自然和人類共同創造的心

靈積澱。這不僅是一種對自然的嚮往，更是對一種文明根基的保護。

關掉播放機，耳邊仿佛再次響起那悠揚的代代流傳的長調... . . .

我用我的筆，記下這美麗一瞬間。其實生活中的真正的快樂，並不是

我們刻意尋歡作樂而得，而恰恰是那些不經意間便似會錯過的，卻充盈著

從心底溢出的欣喜。�

今天我和P從宿舍回班，我帶著圖書館借的那本一九八八年的《春》。

這書已舊得棕黃，書皮斑駁，以至好心的讀者為它貼上層層膠帶，但仍支

撐不住它磨得薄甚而破的頁，它再也經不住任何一絲碰撞或揉撚，我卻恰

恰不小心翻掉了一頁，痛惜不已。�

回到班，只有M一人在，我讓M猜這書是哪年出版的，答是四零年，我

說那已經是它爺爺輩的啦，一九八八年。「噢」，M說，我和P去食堂，M在我

桌上翻看這書，就在我們出門的一瞬間，M大叫──「啊！」我們回頭，「掉

頁了！」

一秒鐘沉默，「不是你弄掉的吧？」我微微一笑，M繼續保持姿勢不

動，我和P相視而笑，一道走了，P笑，說你那裡面還暗藏機關，我開玩笑

說，其實我本沒有這麼想啦，誰讓M趕上了。我們這樣一邊笑，一邊經過了

石榴樹後教室的窗，這時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你們就笑我！」轉頭一

望，M正端端正正趴在窗台上，一張大嘴也端端正正毫不遮掩地笑咧在臉

中間。��

就在這一瞬間，本沒有甚麼的一個玩笑，一件普通樂事，忽然在我心

中泛起愉悅，我感到是同學之間的友愛和默契，讓這一段小小時光放出光

芒。這件事，就如同一個普通的石子，激起心中愉悅的漣漪，讓我的每一

寸肌膚，每一縷髮絲，都充盈著欣喜的氣息。�

也許生命中有許許多多這樣的時刻，如果有敏銳的眼睛和心靈，如果

對生命中美好的事情靜心體會，就會有無限欣喜，我們並不需要刻意地尋歡

作樂，費力追求的快樂也許並不是我們心中所期望的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快

樂並非一笑而過，而是在生活中所經歷的感受的情感在心中擊出的愉悅。�

有個好朋友說，真正的喜事不多，但有的人卻每天都很快樂。是的，

真正的喜事不多，但如果靜心體會，也許真正的快樂卻在每一件事中浸透

著，感動我們。

真正的快樂 /�林琬音


